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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到
加
拿
大
總
理
辦
公
室
寄
來
的
信
函
，
內
有
總
理
哈
珀
（Ste phe n

H
a rp er

）
的
賀
信
，
祝
福
我
們
四
十
周
年
銀
婚
。
美
好
的
賀
詞
印
在
總
理
的
專
用
信

箋
上
，
有
落
款
，
有
簽
名
，
右
下
角
還
有
總
理
的
官
方
金
色
凸
印
，
美
觀
隆
重
，

有
點
像
文
憑
證
書
，
讓
人
感
到
愉
悅
。

那
天
剛
好
有
朋
友
來
家
閒
聊
，
他
太
太
驚
訝
地
問
，
你
什
麼
時
候
和
大
人
物

拉
起
關
係
了
？
惹
得
大
家
哈
哈
大
笑
。
我
說
，
一
個
小
民
百
姓
，
哪
敢
高
攀
？
他

們
不
認
得
我
。
你
們
剛
來
不
知
道
，
這
是
很
平
常
的
事
。
兒
子
媳
婦
想
讓
我
們
開

心
，
在
總
理
官
方
網
站
搜
索
到
有
關
條
目
，
輸
入
我
們
的
姓
名
、
結
婚
日
期
和
住

址
。
幾
天
後
，
總
理
賀
信
就
郵
遞
到
家
裡
。

在
加
拿
大
，
三
級
政
府
官
員
或
議
員
都
樂
意
這
樣
做
，
這
是
親
民
的
一
招
，

舉
手
之
勞
。
他
們
在
定
期
發
給
選
民
的
通
訊
中
，
除
了
介
紹
自
己
的

工
作
、
政
績
，
也
希
望
你
與
他
們
聯
繫
，
有
什
麼
難
題
需
要
解
決
，

可
以
寫
信
、
打
電
話
或
者
電
郵
，
尤
其
家
裡
有
重
大
喜
慶
，
他
們
願

意
與
你
一
起
分
享
。
當
然
，
分
享
是
最
容
易
實
現
的
，
至
於
幫
助
分

憂
，
就
不
要
抱
太
大
希
望
，
因
為
這
方
面
的
回
答
往
往
是
，
閣
下
問

題
不
屬
管
轄
範
圍
，
已
轉
某
某
部
門
處
理
，
請
耐
心
等
候
或
去
電
查

詢
。
兜
了
一
個
圈
，
得
個
安
慰
，
依
然
毫
無
頭
緒
。

西
方
國
家
，
各
級
議
員
和
政
府
領
導
人
都

是
選
出
來
的
。
從
某
個
角
度
看
，
選
民
是
﹁衣

食
父
母
﹂
，
必
須
取
悅
。
平
時
，
他
們
擺
出
一

副
很
親
民
樣
子
，
夏
天
搞
個
燒
烤
會
，
與
民
同

樂
。
至
於
社
團
有
什
麼
節
慶
，
都
是
逢
請
必
到

，
戴
花
舉
杯
，
握
手
寒
暄
，
笑
容
可
掬
，
盡
量

提
高
知
名
度
。
一
到
選
舉
期
間
，
更
是
挨
家
逐

戶
敲
門
送
傳
單
，
在
政
見
介
紹
會
或
辯
論
會
上
慷
慨
激
昂
，
一
副
民

之
代
表
非
我
莫
屬
的
樣
子
。
不
過
，
等
上
位
後
，
不
少
競
選
承
諾
早

已
飛
到
九
霄
雲
外
。
親
民
，
也
許
只
是
一
種
手
法
而
已
。

記
得
來
加
後
第
一
次
參
加
慶
祝
國
慶
活
動
，
是
到
省
議
會
大
樓

前
的
皇
后
公
園
。
人
們
三
五
成
群
，
悠
閒
走
動
，
或
坐
在
草
地
上
聊

天
，
小
孩
子
揮
舞
着
紅
色
楓
葉
旗
，
四
處
奔
走
，
到
處
洋
溢
着
歡
樂

平
和
的
氣
氛
。
升
旗
禮
過
後
，
省
長
致
詞
。
我
們
有
點
好
奇
，
想
看

看
省
長
是
個
什
麼
樣
，
就
走
到
台
前
去
。
簡
短
發
言
後
，
他
隨
意
走
下
來
，
和
民

眾
握
手
，
互
祝
節
日
快
樂
。
當
時
我
心
裡
有
點
震
動
，
這
當
官
的
，
怎
麼
一
點
架

子
都
沒
有
？
如
果
原
居
地
的
幹
部
首
長
們
能
這
樣
，
不
要
板
着
臉
孔
，
高
高
在
上

，
多
到
群
眾
中
走
走
，
笑
臉
相
迎
，
那
該
多
好
！
後
來
年
復
一
年
，
才
知
這
些
是

西
方
政
治
人
物
練
就
的
親
民
動
作
，
是
踏
足
仕
途
的
必
修
課
之
一
，
習
以
為
常
。

如
今
，
共
收
到
總
理
、
省
長
和
市
長
三
封
賀
信
，
我
真
誠
對
他
們
說
聲tha n k

y ou

，
除
此
，
依
然
是
一
片
平
常
心
，
因
為
這
是
一
個
普
通
公
民
應
該
也
可
以
得
到
的

權
利
。

據近代白話文先驅胡適
的《白話文學史》考證，早
在唐朝初年就已有白話詩了
，其鼻祖是為王梵志： 「白
話化的趨勢比我六年前所懸
想的還要更早幾百年！卻不
料隋唐之際已有了白話詩人

王梵志了。」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中，也
曾介紹了王梵志其人其詩。王梵志，黎陽（今河
南浚縣東南）人，生於隋末，青年時代即熟讀儒
家經典，文思敏捷，尤愛作詩，見物見事，或描
繪，或有感而發，出口成章，甚有義旨。

「吾家昔富有，吾家多有錢……近逢窮業至
，緣身一物無。」從王梵志自傳式的詩中，可知
其曾家境優裕，後因天災人禍而家道中落，淪作
了一無所有的 「赤貧」。

為生活所逼，王梵志當過僱工，討過飯，後
來削髮為僧。雲遊四海化緣求齋流浪生活中，耳
聞目睹人間七情六慾甜酸苦辣事，加之自己歷盡
滄桑，飽經憂患，感慨良多，有心以詩的形式，
展示人情冷暖，嘲諷醜陋，宣揚教化，作喻世、
醒世、警世之說。

《辭海》謂王梵志的詩 「語言淺近，大半類
似佛家偈語」。言之確鑿，其詩信口信手，淺切
形象，村嫗能誦；又言近而旨遠，發人深省。

如斥責兒女不孝：
只見母憐兒，不見兒憐母。／長大娶得妻，

卻嫌父母醜。
爺娘不睬話，專心聽婦語。／生時不供養，死後祭泥土。
如勸人孝敬父母：
你若是好兒，孝心看父母。／五更床前立，即問安穩不。
如勸人善待貧弱：
他貧不得笑，他弱不得欺。／太公未遇日，猶自獨釣魚。
如勸人摒惡揚善：
惡事總須棄，善事莫相違。／知意求妙法，必得見如來。
如勸人知足心安：
知足即是福，不假多財錢。／谷深塞易滿，心淺最難填。
盛衰皆是一，生死亦同然。／無常意可見，何勞求百年。
如譏諷虛假親情：
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
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原來心裡喜。
王梵志的白話詩，是名副其實璀璨唐詩中的一朵奇葩，盛

傳於民間，曾為唐代的多個詩人，如寒山、拾得、王績、王維
、顧況、元稹、白居易、羅隱等推重仿效，王維還美稱之為
「梵志體」。據胡適考證，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長

恨歌》，賀知章的《回鄉偶書》等名篇，均屬梵志體。宋代也
有多人模仿梵志體寫詩，包括陳師道、黃庭堅、范成大等大家
在內。

屬通俗文學的王梵志詩，被自詡為 「陽春白雪」的正統派
視為 「下里巴人」，所以進入明清以後，漸漸失傳乃至湮沒無
聞，清康熙年間編纂的《全唐詩》，竟無一首梵志詩收錄其中！

直到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年），梵志的白話唐詩
方才重見天日，在敦煌莫高石窟一個封閉了千年之久的秘密石
室裡，發現了王梵志詩多卷。但多數被英國考古學家史坦因和
法國探險家伯西和席捲而去，後經劉復、鄭振鐸、孫望、童養
年、張錫厚、郭在貽等想方設法收集、整理，劉半農還曾去巴
黎圖書館抄錄，王梵志的詩集終於漸成規模，再顯崢嶸。如一
九二五年有劉復校錄本，收入《敦煌掇瑣》。一九三五年有鄭
振鐸校補本《王梵志詩》一卷、《王梵志詩拾遺》。一九八三
年張錫厚搜集整理的《王梵志詩校輯》最為完整，收錄敦煌及
唐宋詩話、筆記小說中的梵志遺詩共三百三十六首。

拯救保護嬰兒，是中華
民族的傳統美德，歷史上有
眾多好心人努力為之，其中
的一個，是 「唐宋八大家」
之一的蘇東坡。

蘇東坡因與朝廷政見不
合，被逐出京都，貶為有職無權的黃州（今湖北
黃岡）團練副使。閒來無事，採集民情風俗，廣
交朋友。

一日，有個叫黃天麟的鄉民來看望他，向他
講起了黃州地區的一個惡習，就是老百姓因天災
人禍家庭不堪負擔，往往淹殺初生嬰兒，其中又
以女嬰為多。黃天麟還講了嬰兒被淹殺時的慘狀
： 「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
目背向，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

向來有好生之德的蘇東坡 「聞之辛酸，為食

不下」，有心解救這些不幸嬰兒。如何解救呢？
他利用自己的 「名人效應」，多方奔走呼號，籌
組起了一個慈善團體，取名為 「救兒會」，挽請
心腸慈悲為人正直的鄰居讀書人古某擔任會長，
兼掌管錢物，又請安國寺一個和尚當會計，主管
帳目。

蘇東坡又擬定章程，救兒會向富人募捐，請
求他們每年捐給善款十緡，用來買米、買布、買
被褥。同時派人四出，深入窮鄉僻壤，調查貧苦
的孕婦，如答應養育嬰兒的，則贈以金錢，食物
，衣裳；凡捐款者、養育嬰兒者，均記載功德簿
，公告於眾，以資弘揚，使垂範後世。

他又身體力行，將俸祿中的大部貢獻給 「救
兒會」，自己不惜挨凍受餓。消息傳出，百姓感動
之餘爭相解囊，到救兒會捐獻善款者絡繹不絕。

為求治本，東坡寫了《上鄂州太守朱康叔

（壽昌）書》，呈請是朋友的朱太守下令禁絕淹
殺嬰兒。

信中，他首先道出了黃州地域 「多鰥夫」的
原因，在於 「尤諱養女，故以民間少女」。繼而
懇切進言： 「准律故殺子孫，徒二年。願公明以
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
，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錄條粉壁曉示。」
又建議明令設立舉報之制，獎勵舉報人，舉報淹
殺嬰兒者及隱瞞不報的鄉官。

蘇東坡對朱太守寄於厚望又是敦促：只要依
律懲處數個敢於以身試法者，此風便革， 「此等
事在公如反手耳，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
倍於雪活壯夫也。」

蘇東坡視救兒會為無量功德事，稱每救一嬰
，實為心頭一大喜事。

湘湖與西湖，一個在蕭
山西，一個在杭州西。錢塘
江從蕭山聞家堰至杭州閘口
一段，江流蜿蜒曲折，形似
反寫的 「之」字，因此人們
把這段江道稱為 「之江」，

湘湖和西湖就成了 「之江」南北的姐妹湖。它們原
本同為東海海灣，又先後與大海分隔，形成瀉湖。
可見鴻蒙開闢之初，兩湖還真是 「一母所生」，但
是命運卻截然不同。為什麼這麼說呢？前幾年在湘
湖跨湖橋發現一隻八千年前的獨木舟，真是大大地
驚艷了世界。因為這是目前為止發現的人類最早使
用的獨木舟。 「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
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 這句話
據說是越王勾踐說的，聽起來是妄自菲薄的話，其
實 「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
云云是很自負的，至少可以嚇唬嚇唬對手。跨湖橋
獨木舟的出土恰恰印證了勾踐不是吹牛。因為在勾
踐之前幾千年，古越民族就已經掌握超級前沿的水
上技術，可以駕着一葉扁舟在湘湖上自由來去。春
秋末期，湘湖一帶屬於越國疆域，是吳越相爭的主
戰場之一。越國在湘湖城山築有固陵城。《越絕書
》載：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
可守，故謂之固陵。其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所置
也。」 可見勾踐有一支雄偉的水師。無奈吳國與越
國本來就是習俗同，語言通，水上作戰也不弱。反
正在湘湖之役勾踐是慘敗的。以後又一敗再敗，所
以後來才有臥薪嘗膽以及西施入吳這樣的故事發
生。

蘇軾將西湖比作西施，人人以為絕配。但是西
施和西湖似乎並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倒是湘湖，
那可是西施 「曾經換舞衣」的地方。美女西施就是
在湘湖之畔脫去布裙荊釵， 「揚蛾入吳關」， 「千
秋竟不還」的。這樣一路說來，在上古和中古時期
，湘湖顯然比西湖顯赫得多。可是後來，西湖得到
名宦雅士的調教和宣傳，名揚天下。被這位闊綽的
姐妹一襯托，湘湖落寞了。善於寫掌故的鄭逸梅就
很感慨： 「和杭州一水之隔的蕭山有個湘湖，那風
景勝跡，不在西湖之下，卻湮沒不彰。」單論風景
勝跡、名人題詠，湘湖比起西湖又如何呢？明代劉
伯溫《題湘湖圖》詩云： 「君山洞庭隔江水，彭蠡
無風波浪起。明窗曉晴圖畫開，興入湘湖三百里。
」 將湘湖與煙波浩渺的洞庭湖、鄱陽湖相提並論，
鍾愛有加。

人說西湖是 「三面雲山一面城」，湘湖則是四
周青山屏列，青螺翠黛，各呈其姿。東岸有西山，
傳說東晉名士許詢在山中居住，蕭然自適，所以又
叫做蕭然山。不僅景物秀美，而且有白龜、淨土寺
等名勝。淨土寺的門聯是徐渭撰，祁豸佳書： 「千
家郭外西天竺，萬頃湖邊小普陀。」南岸石巖山，
岩石裸露、山勢險峻。有先照寺、一覽亭，宋、明
時期建造。另外還有木尖山、楊岐山、小礫山等等
，不一而足。都是景致清佳，妙趣天成，更不缺少
名人遊蹤、詞客留跡。西湖分外湖裡湖。湘湖則分
上湖下湖，上湖壯美，下湖秀媚。山中有湖，湖中
有山。張岱在《陶庵夢憶》中說： 「蓋西湖止一湖
心亭為眼中黑子，湘湖比小阜、小墩、小山，亂插
水面，四圍山趾，稜稜礪礪，濡足入水，尤為奇峭

。」
張岱那篇《湖心亭看雪》是西湖美文的絕唱，

湘湖雪景又如何呢？清人蔡惟慧在《湘湖記》中這
樣描繪： 「嚴冬密雪，上下粲然，着素鳥藏獸阻，
古道無人。自漁煙、數艇外，惟鐘聲硜硜。」 古道
無人、鐘聲硜硜，意境酷似 「湖上影子，唯長堤一
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
」 。看來，當西湖洗淨鉛華、素面朝天的時候，與
湘湖倒是神似起來。

西湖有兩個大恩人，白居易、蘇東坡，都是文
豪詞宗級別的人物。其實當年疏浚湘湖的蕭山縣令
楊時名氣也不小。他是北宋名儒、大理學家，世稱
「龜山先生」。和文采飛揚的白、蘇二人相比，學

問家自然比較低調、內斂，但他那首吟湘湖的《新
湖夜行》也寫得簡淡深遠： 「平湖淨無瀾，天容水
中煥。浮舟跨雲行，冉冉躐星漢。煙昏山光淡，桅
動林鴉散。夜深宿荒陂，獨與雁為伴。」

處處將湘湖和西湖作對比，難免被人聞出點
「祖上曾經闊過」的酸味來。但是上世紀中葉，湘

湖師範學校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
一筆，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湘師的靈魂人物是傑出
的教育家陶行知，實際領導者則是陶行知的高足
金海觀校長。金校長放棄城市的舒適生活，來到
偏僻的湘湖辦學，是為了實踐陶行知 「教學做合
一」的教育理念，實現普及鄉村教育的遠大理想
。艱難時世中，師生們一起努力，陶行知倡導的
鄉村教育運動，從試驗到推廣，在湘湖之畔生根
開花。

俱往矣！張岱曾經這樣比擬： 「湘湖為處子，
眠娗羞澀，猶及其未嫁之時；而鑒湖為名門閨淑，
可欽而不可狎。若西湖則為曲中名妓，聲色俱麗，
然依門獻笑，人人得而媟褻之矣。」 這個末世大
「頑主」，對湘湖的珍愛憐惜，就像一個歷盡滄桑

的男人，心底深處卻始終保留着鄰家女兒那幀純淨
的容顏。而今，在不斷的圍湖造田、開發熱潮之下
，湘湖處子的幽姿何處追尋呢？

手
上
這
本
《
吳
魯
芹
散
文
選
》
出
版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
選
編
了

他
的
散
文
集
《
美
國
去
來
》
、
《
雞
尾
酒
會
及
其
他
》
、
《
瞎
三
話

四
集
》
、
《
餘
年
集
》
、
《
暮
雲
集
》
等
中
的
精
品
。
我
最
初
聽
到

作
者
的
名
字
還
是
在
他
的
好
友
夏
志
清
所
寫
的
悼
文
中
。
現
在
有
緣

讀
到
他
本
人
的
著
述
，
果
真
是
妙
語
連
珠
，
回
味
悠
長
。

吳
魯
芹
（
一
九
一
八
—
—
一
九
八
三
）
，
字
鴻
藻
，
是
散
文
作

家
、
英
美
文
學
教
授
。
他
在
抗
戰
中
畢
業
於
武
漢
大
學
外
文
系
，
是

陳
源
（
西
瀅
）
的
學
生
。
後
來
先
後
任
教
於
武
漢
大
學
、
台
灣
師
範

學
院
、
淡
江
英
專
（
今
淡
江
大
學
）
、
台
灣
大
學
等
，
一
九
五
六
年

曾
與
友
人
夏
濟
安
等
創
辦
《
文
學
雜
誌
》
。
一
九
六
二
年
赴
美
，
任

教
於
密
蘇
里
大
學
等
，
也
曾
經
為
﹁美
國
之
音
﹂
工
作
過
。
他
的
一

生
可
以
分
成
中
國
內
地
、
台
灣
、
美
國
幾
段
，
散
文
也
反
映
了
他
在

世
界
各
地
的
親
歷
親
聞
，
所
思
所
想
。
本
書
中
包
括
他
對
美
國
文
化

的
評
價
，
對
舊
交
師
友
的
回
憶
，
但
最
多
的
是
日
常
生
活
中
偶
有
觸

機
，
就
弘
揚
恣
肆
、
見
解
獨
特
的
雜
文
。

作
者
的
回
憶
文
章
不
用
說
情
真
意
切
，
而
且
提
供
了
我
之
前
不

熟
悉
的
獨
特
視
角
和
內
容
。
譬
如
談
到
他
在
武
大
的
導
師
陳
源
，
他

除
了
極
力
稱
讚
﹁恩
師
﹂
謙
沖
、
和
藹
的
君
子
之
氣

，
也
寫
到
陳
西
瀅
口
齒
並
不
便
給
，
語
速
遲
緩
，
每

兩
三
句
就
要
說
幾
個
﹁這
個
，
這
個
﹂
。
他
的
結
論

是
，
陳
先
生
和
夏
濟
安
、
夏
志
清
昆
仲
一
樣
，
都
是

思
維
太
過
敏
捷
，
口
舌
的
肌
肉
活
動
跟
不
上
。

關
於
夏
濟
安
的
文
章
，
更
是
寫
活
了
這
個
熱
情

洋
溢
、
略
帶
天
真
的
學
者
。
他
生
平
不
善
庶
務
，
卻

偏
偏
嚮
往
辦
事
時
﹁武
功
﹂
高

超
—
—
夏
酷
好
武
俠
小
說
，
愛

用
﹁江
湖
術
語
﹂
。
對
於
朋
友

之
間
的
往
還
他
傾
力
招
待
，
慷

慨
大
方
，
卻
往
往
丟
三
拉
四
，

言
不
及
義
。
每
次
交
際
之
後
，

他
都
要
批
評
、
反
省
自
己
的
不

足
，
捶
胸
頓
足
，
懊
悔
不
已
。

某
次
作
者
的
太
太
到
美
國
，
他

負
責
接
待
，
雖
然
盡
心
盡
力
，
可
是
難
免
掛
一
漏
萬

，
成
為
晚
宴
上
製
造
混
亂
的
﹁司
混
﹂
（M

as ter
of

C
o nfus ion

）
而
不
是

﹁司
儀
﹂
（M

C

，M
aste r

of
C

e re m
o n y

）
。
夏
氏
作
為
英
美
文
學
教
授
，
還
曾
經

自
告
奮
勇
為
吳
魯
芹
的
女
兒
寫
小
學
作
文
，
自
以
為

一
定
能
贏
得
高
分
。
不
料
屢
戰
屢
敗
，
一
連
三
篇
作

文
，
每
次
都
是
低
分
，
比
孩
子
原
來
的
成
績
更
差
。

後
來
一
探
究
，
才
知
道
童
言
童
語
已
經
不
吃
香
了
，
老
師
推
崇
的
是

少
年
老
成
，
滿
口
家
國
天
下
，
讓
這
個
大
教
授
感
喟
中
國
教
育
對

﹁兒
童
心
靈
的
戕
害
﹂
。
這
則
軼
事
，
幽
默
中
自
有
反
思
本
國
文
化

，
批
評
當
代
社
會
的
深
意
。

其
實
，
吳
魯
芹
對
於
生
活
中
的
事
物
，
從
睡
覺
、
喝
酒
、
請
客

、
喝
湯
、
買
書
、
生
病
到
墓
志
銘
，
都
見
解
獨
特
，
也
擅
長
炮
製
新

異
語
匯
。
譬
如
認
為
在
美
國
﹁忝
陪
末
座
﹂
、
被
迫
參
加
無
數
雞
尾

酒
會
之
危
害
大
於
酷
刑
，
後
果
重
於
戰
爭
，
還
把
對
此
想
法
一
致
的

同
志
稱
為
﹁同
罪
﹂
。
他
又
為
自
己
少
買
甚
至
不
買
書
自
辯
，
說
阮

囊
羞
澀
的
清
貧
文
人
，
偶
買
一
書
是
至
大
樂
趣
，
而
家
中
書
少
也
可

以
避
免
逃
難
時
﹁一
手
抱
孩
子
，
一
手
抱
書
﹂
，
或
者
顧
此
失
彼
、

不
能
兩
全
的
窘
境
。
他
更
自
承
懶
散
，
小
時
候
因
為
誤
解
﹁勤
能
補

拙
﹂
，
認
為
只
有
笨
人
才
努
力
學
習
；
年
齡
大
了
更
認
為
﹁勤
快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懶
散
﹂
，
推
崇
把
懶
散
之
心
和
惻
隱
之
心
、
羞
惡
之
心

並
提
，
因
為
﹁它
縱
無
積
極
貢
獻
，
但
無
形
中
減
少
爭
端
，
帶
來
寧

靜
，
也
不
無
微
功
的
﹂
。

親民一招 姚 船

王
梵
志
與
白
話
唐
詩

陸
茂
清

處子之湖 湯 敏

蘇
東
坡
救
兒
會

陸
茂
清

通透人生 馮 進

綠是江南的原色，點點嫩綠，團
團碧綠，片片翠綠，或淺或深，亦鮮
亦燦，像神奇畫師毫不憐惜地從顏料
盒裡傾潑而出，蓬蓬然，勃勃然，生
機無限。江南四季皆有不可阻遏的鮮
綠衝動。江南是行動派，綠是永恆不
變的諾言，更是錦衣義舉，令人欽羨

。綠來報幕，喧嘩與騷動的江南大戲，輪番上演。綠染江南
，無以阻滯，好似頑皮的孩子，田野裡，荒山上，樹底下，
石縫間，無處不躲，無處不藏。江南的綠啊，如蠶食，又似
雪飄，像微蟻緩爬，又如大軍銜枚疾走，恣意汪洋，酣暢淋
漓。

宋人王安石詩云： 「春風又綠江南岸。」非也，非也！
江南綠不為春風賞賜，實乃本性使然。沒有春風眷顧的隆冬
，風雪飛臨，仍有黃綠的草樹，深綠的葉。綠是江南不變的
性格。唐代詩人韓愈在《早春》一詩中寫道： 「草色遙看近
卻無。」近觀遙看，景不同，綠有異。一語道破柔媚江南一
個綠的秘密─草綠是江南的底色。你看那無所不至，無
所畏懼的樣子，油油的亮亮的小草，詮釋着微小生命亦有強
大的力量。

秋後，一片衰枯，野火燃過，寸草難留，不必擔心如此
厄運，正如唐代詩人白居易所說：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
生。」曾有人歌頌巨石底下抽莖拔葉的小草，生命力多麼頑
強啊。而我想吟讚一株不起眼的無名草，它竟然長在塑膠跑
道上，突突兀兀，驚艷人眼。跑道一層砂石一層水泥，再累
加一層柏油一層膠粒，無土無種無營養，經水浸潤，這草便
蓬勃而生，快樂而長。這是怎麼樣一種無畏精神啊！有這樣
的草，江南綠，能不神奇，不偉大嗎？

江南綠，有詩意的層次，韻律的美。
草色打底，大包大攬的豪邁樣，將綠鋪陳在江南處處。

草綠很低，直低到泥縫水裡去了。灌木和小喬把江南綠引至
深濃，像是音高八度，便有雄渾之氣，遼闊之境。高深的綠
，有喬木來裝扮。高壽古木如樟楓桉櫟柞柿諸樹，枝繁葉茂
，一樹百蔭。綠在雲煙之間，清淡出塵，清歡出世，搖曳生
姿，於婀娜中顯露凌厲的風骨。更有溝邊芭茅，水裡蘆葦，
陰濕面的苔蘚，一寸寸佔據，一點點籠絡，不論旱澇，亦不
挑剔陽光，綠得自自然然，得得意意，不給江南餘漏空白。

由高處往下看，濃綠的一團，淡綠的一片，井然有序，
像是樂譜上繁茂的勾點絲毫不亂地隱居五線間。紅黃白藍紫
的花，星星點點，美綴其間，江南綠便繽紛起來，靈動起來
，像月光下緩緩鳴奏的小夜曲。由晨而昏地遠眺，詩一時，
歌一時，江南綠在光的統合下，興味盎然，意蘊悠然。

經冬復歷春，葉枯葉興，葉長葉落，不改濃釅綠之味。
春來鮮綠，夏時勁綠，秋後淡綠，冬日暗綠，四季之景異，
而江南綠不變，只是輕重有別罷了。

那年初春，接待一位豫北來的朋友，臨別，問他的江南
印象。朋友說： 「江南真是綠得刺眼，綠得不可思議啊！」
好一個 「刺眼」、「不可思議」呀！身處江南，一直以來喜於
綠，醉於綠，卻鮮有聞聽如此概括江南綠的靈動傳神之語。

閒來無事，喜歡在綠的海洋裡泛舟，悠悠徜徉，屐痕印
在江南處處。一路走來一路歌，心中的煩憂困苦，事業上的
失意，場面上的失態，情境中的麻亂，寫作時的失言……人
間所有的痛苦和不快，便統統融化在雅致無邊的綠意裡了。

江南綠，一闋值得吟詠終生的詞，一曲歡唱百回而不厭
的歌。在江南人的生活裡，在人們的心裡，永存；在文人的
筆下，在愛美人的取景框裡，永生。

江南綠 陳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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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中
（
一
九
二
八
—
—
）
是
當
代
舉
世
知
名
的
詩
人

、
散
文
家
和
學
者
，
著
作
等
身
。
早
在
一
九
六
○
年
代
，
他

以
﹁右
手
寫
詩
﹂
，
﹁左
手
寫
散
文
﹂
的
作
風
已
享
譽
台
灣

文
壇
，
社
會
地
位
舉
足
輕
重
。
因
此
，
凡
評
論
到
他
的
文
章

，
多
以
褒
為
主
，
而
貶
的
，
似
乎
就
只
有
陳
鼓
應
的
批
判
。

陳
鼓
應
（
一
九
三
五
—
—
）
是
殷
海
光
的
得
意
弟
子
，

專
研
老
莊
的
哲
學
家
。
一
九
七
七
年
的
某
天
，
他
突
然
很
有

興
趣
的
翻
閱
了
余
光
中
的
詩
集
，
細
讀
之
下
，
發
現
他
﹁矯
情
造
作
、
無
病
呻
吟

的
氣
氛
很
濃
﹂
。
於
是
，
便
寫
了
《
評
余
光
中
的
頹
廢
意
識
與
色
情
主
義
》
和

《
評
余
光
中
的
流
亡
心
態
》
兩
篇
長
文
，
發
表
於
《
中
華
雜
誌
》
上
，
後
來
還
出

版
了
一
本
薄
薄
的
三
十
二
開
小
書
《
這
樣
的
詩
人
余
光
中
》
。
這
本
出
版
於
一
九

七
八
年
初
的
小
冊
子
早
已
不
在
手
邊
，
但
，
深
紅
底
色
配
以
豎
起
不
文
中
指
拳
頭

的
構
圖
卻
印
象
深
刻
，
至
今
不
忘
。
陳
鼓
應
的
評
論
和
小
書
《
這
樣
的
詩
人
余
光

中
》
在
一
九
七
八
年
的
台
灣
文
壇
上
掀
起
了
强
烈
的
風
暴
，
正
反
的
辯
論
文
章
熱

鬧
過
一
段
日
子
後
便
沉
寂
下
來
。
在
事
件
已
幾
乎
完
全
褪
色
的
今
天
，
我
有
幸
買

到
另
一
本
《
這
樣
的
詩
人
余
光
中
》
（
台
笠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九
）
，
此
書
取
消

了
不
文
的
封
面
，
增
加
了
陳
鼓
應
的
《
三
評
余
光
中
的
詩
》
，
曾
心
儀
訪
陳
鼓
應

談
事
件
的
始
末
，
曾
祥
鐸
的
《
那
有
侮
辱
民
族
靈
魂
的
詩
人
》
、
李
勤
岸
《
一
尊

偶
像
的
崩
潰
》
…
…
等
十
多
萬
字
，
是
本
很
有
趣
的
書
。

《
這
樣
的
詩
人
余
光
中
》
許
定
銘

春
滿
山
谷

（
攝
影
）
李

波


